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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文物。 首都博物馆 罗 征/摄

唐代七星盘。 首都博物馆 罗 征/摄

陶俑。 首都博物馆 罗 征/摄

11 月 3 日，海关关员文物监管。
国家文物局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这是一场长达 25 年的文物回归之路。

11 月 18 日，国家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

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表示，今年 1 月以来，国家文物局

与外交、海关等部门紧密合作，历时 10 个月，成功将

流失英国 25 年的 68 件走私文物追索回国。

文物抵京后，经专家讨论研究，68 件文物中，暂

定二级文物 3 组 13 件、三级文物 30 件、一般文物 25
件，文物质地包括瓷器、陶器、石器、铜器等。文物的

时间跨度大，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清代；产地分布广，

江西、安徽、福建、河南、陕西、河北、贵州等地均有所

见；器型丰富，品相较好，精品较多，一些文物具有重

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其中，1 套 8 件的唐三彩七星盘，由承盘、6 个小

杯和 1 个大杯组成，盘外壁及杯器身施黄、绿、白等

釉，釉色鲜亮，七星盘是唐代现实生活的再现，也反

映出唐代制陶工艺的高超水平；1 组 3 件小铅釉乐舞

佣，红胎，铅釉，能反映汉代低温铅釉技术发展情况，

以及汉代音乐舞蹈的内容，在以往的考古出土资料

中不多见，尤其成套的釉陶乐舞佣更加稀有。

早在 1995 年 2 月，英警方向我驻英使馆通报，在

侦破一起国际文物犯罪案件过程中发现疑似中国文

物，国家文物局初步鉴定为我国禁止出境文物。当年

3 月，英警方截获扣押嫌疑人运抵英国的大量文物，

国家文物局派员赴英鉴定，确认为走私中国文物。

迫于中方压力，1998 年 2 月，该案两名主要嫌疑

人与国家文物局签署归还文物协议书；5 月，3000 余

件返还文物运回北京；8 月，该案另一名嫌疑人与国

家文物局达成和解，归还 7 件文物。但该案中一名文

物购买人拒绝参与协商谈判，涉案文物一直被英警

方扣押。

2020 年 1 月，伦敦大都会警察局联系我驻英使

馆，告知因购买人去向不明，且扣押时间超过追诉

期，该批涉案文物被界定为无主物，主动提出希望将

该批文物归还中国政府，国家文物局立即组织重启

追索机制。7 月 29 日，我驻英使馆公使衔参赞于芃带

队赴英方仓库现场清点，国家文物局最终认定追索

文物共 68 件。10 月 20 日下午，文物搭乘中国国际航

空公司 CA938 次航班安全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国家文物局在官方网站开设了专题网页，将此

次追索回国的文物、追索过程在线展示，为广大社会

公众献上文物回归后的“首秀”。

流失英国 25 年，68 件走私文物“回家”图片新闻

□ 李任飞

古今中外都存在奇装异服的现象，成

因各有差别，但大致都是人追求自由和社

会要求秩序之间发生了冲突。不同的国家

和文化，对奇装异服有着不同的判断标准

和接受尺度。

东周“礼崩乐坏”，出现奇
装异服

目前所记载的奇装异服现象，几乎都

是在东周以后发生的。

周王朝有 《周礼》 来规范国家体制和

个体行为，曾经有过近四百年的稳定期。

在那个时代，《周礼》 确实是先进的，但

其所倡导的格式化生活，也会逐渐变成对

人性的束缚和对社会发展的阻碍。于是在

各种力量的碰撞消长中，服装层面也上演

了一场“礼崩乐坏”的大戏。

从春秋到战国，一连串的人物以挑战

的姿态出现了。比如齐桓公，不以周王朝

的红色为尊，毫无顾忌地带动紫服潮流；

比如老子，对 《周礼》 所倡导的堂皇、尊

贵、繁复进行了观念上的颠覆，直言“圣

人被褐怀玉”。

那个年代，齐灵公的宫女女扮男装，

齐景公身穿奇装异服，郑公子子臧头戴鹬

冠 ， 孔 门 弟 子 子 路 年 轻 的 时 候 也 戴 雄 鸡

冠 ， 楚 国 大 夫 屈 原 甚 至 自 称 一 辈 子 喜 欢

“奇服”。荀子在 《荀子·非相》 中提到：

“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

姚 冶 ， 奇 衣 妇 饰 ， 血 气 态 度 拟 于 女 子 。”

儇子指的是轻薄巧慧的男子，可见当时确

有很多男子追求一种细腻柔弱的审美。

奇装异服的问题似乎出在奇异二字：

所谓奇，就是没见过的；所谓异，就是跟

大 多 数 不 同 。 中 国 古 人 的 看 法 却 颇 为 犀

利，把奇装异服定义成了政治和天道的叛

逆者，于是，如下三种服装会被视作奇装

异服。

第一，违背了制度和规定。古代服装

等级森严，上级可以向下兼容，但下级绝

不能穿上级的服装，否则就是僭越。这种

等级表现在款式、色彩、材质、花纹、数

量、工艺等各个方面。除等级之外，还有

其他关于场合、职业、时辰的复杂规定，

如 有 违 背， 则 视 为 奇 服 。《礼 记 · 王 制》

中规定“作异服者，杀”，足见奇装异服

的影响日渐强大，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

第二，男女错乱的服装。阴阳是中国

人心目中最深刻的理论，凡事都会按阴阳

进行分析。比如，男为阳女为阴，就是最

典型、最概括、最本质的描述；男人像男

人，女人像女人，才是正确和谐的状态。

因此，女扮男装或者男扮女装，除了特殊

情境，都会被视为奇装异服。虽然这样的

装扮不是杀头的罪过，但社会的态度普遍

是否定的。

第三，引发灾难的服装。五行与阴阳

一样，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同

样具有解释一切的功能。在五行当中，木

是大地的外观，所以与人的服装对应。汉

代 文 献 《洪 范 五 行 志》 中 说 ：“ 貌 之 不

恭，是为不肃，厥咎狂，厥罚常雨，厥极

恶，时则有服妖。”意思是，帝王如果态

度不恭敬，外表不端庄，就犯了狂妄的罪

过，将会受到大雨连绵的惩罚，后果会很

严 重 ， 社 会 上 就 会 有 奇 装 异 服 等 问 题 出

现。服妖，既可做奇装异服的别称，也可

指其背后的神秘力量。

特立独行的魏晋风度

虽然奇装异服每个朝代都有，但整个

时代都引为典型特征的，当数魏晋。

魏晋是从曹操家族开始的，他们的装

束也算是魏晋风度的开篇。在 《曹瞒传》

中， 曹 操 是 这 样 一 种 形 象 ：“ 被 服 轻 绡 ，

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曹操身

披轻纱，带着个小包，里面装着手帕和细

软。很难想象一代枭雄曹操，居然有如此

细腻的一面。

有这样的父亲，接下来又有了这样的

儿 子 。《三 国 志 · 魏 略》 中 这 样 描 写 曹

植 ：“ 时 天 暑 热 ， 植 因 呼 常 从 取 水 自 澡

讫，傅粉。”曹植为了接待客人，令侍从

取水过来洗澡，敷粉，粉面出镜。有这样

的儿子，接下来又有了这样的孙子。《晋

书·志第十七章》：“魏明帝著绣帽，披缥

纨半袖，常以见直臣杨阜，谏曰：‘此礼

何法服邪！’帝默然。”曹操的孙子魏明帝

曹睿，戴着织绣的帽子，披着淡青色薄绸

半臂，以这样的装束接见大臣杨阜。杨阜

嘴直，当面提了意见：这是依照什么礼法

的服装呀！魏明帝默然无语。

除了皇族，文人雅士也是引领潮流的

力量。“竹林七贤”是一群特立独行的人

物，这群人似乎不屑于参与政治，服装也

表现出挑战常规的怪异。他们当中有人袒

胸 露 臂 ， 有 人 头 簪 鲜 花 ， 也 有 人 散 发 赤

足，这种“粗服乱头”即使在现代恐怕也

很难被普遍接受，在当时更是惊世骇俗。

然而不管遭到多少人的唾骂，他们依然如

此逍遥，全然不把正统思想宣扬的礼俗放

在眼里。

有人说魏晋人物是垮掉的一代，也有人

说他们是思想解放的先锋，不管如何评价，

这种现象的形成一定有相应的历史背景。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典型的

混乱时期。作为个体的人安全感极低，可

以说无论什么都只是短暂的存在，没有长

久的意义。既然没有长久打算，眼前的舒

适就变得尤为重要。所以人们不想再受礼

制约束去穿衣戴帽，服装自然会变得随心

所欲。

在 这 种 局 面 下 ， 为 了 摆 脱 生 命 的 苦

难，一定会有人做超越现实的思考，玄学

便应运而生。魏晋名士崇尚清谈，追求玄

妙境界，讲究的穿着反而会对纯真的境界

造成干扰。外在越不作修饰，内在的深刻

越容易彰显，返璞才能归真。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或都有能

力追求玄学境界，人类对自身美的关注是

一种本能。此前受儒道两家思想影响，人

本身要让位于天地并受礼教约束。到了三

国，人们对自身美的追求逐渐得到放大，

进入魏晋则到了热情迸发的时代。妆容服

饰 受 到 极 大 的 重 视 ， 涂 脂 抹 粉 ， 服 装 华

美，很多男人把自己变得细皮嫩肉，皮肤

吹弹可破。这个时代很多人的妆容服饰，

堪称一个“媚”字。

宋朝开始，“服妖”的故
事越来越多

魏晋时期奇装异服的故事虽然多，但

人们并没有将其归结为服妖。而从宋朝开

始，出现重大社会问题，经常会把服妖作

为一种说辞。

给宋人心中留下难以治愈的伤痛的靖

康之耻，就被认为和服妖有关。陆游在《老

学庵笔记》中说到，在靖康初年，京城里的

女人流行穿一种服装，首饰和花纹体现四

季，桃花、荷花、菊花、梅花等各色生香，构

成了一年的风景，名为“一年景”。陆游写

道：“而靖康纪元，果止一年。盖服妖也。”意

思是，“一年景”服装是不祥之兆，所以

靖康这个年号只用了一年。

两宋之际，金人南下，朝廷惶惶不可

终日。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就会追求在

短 期 内 享 乐 。 而 从 朝 廷 角 度 ， 指 责 “ 服

妖”，进可以借机整顿社会风气，退则可

以作为借口，推卸责任。之后的文人也经

常用这样的思路来解释社会现象。

在清朝，官贵子弟流行过乞丐装。近

代文人李孟符在京城亲眼见识了一个少年

行 乞。 这 位 少 年 面 色 黧 黑 （黑 里 透 黄），

袒裼赤足 （敞开上衣赤着脚）；下身仅着

一犊鼻裤——就是司马相如穿过的那种大

裤衩，长度还不到膝盖，又脏又黑，破破

烂 烂 ， 几 无 法 遮 羞 ； 脚 上 穿 着 破 旧 的 草

鞋。看这少年的装扮应该是位丐帮弟子，

但他身边有好多随从，其中竟然还有戴三

品冠帽的人。等这位少年玩够之后洗了一

把脸，露出“白如冠玉”的本色，原来是

某王府的贝勒。原来，乞丐装在京城贵人

中广为流行。后来经过庚子之乱，李孟符

顿悟，原来这种服妖是神州陆沉之兆。

其实李孟符说得没错，乞丐打扮确实

是清王朝将要覆灭的预兆，只是跟妖魔鬼

怪没有关系。任何时尚的流行，都有背后

的社会心理支持。

往前一步可能是时尚，懂
时尚就是懂人心

古代一出现奇装异服，往往遭到诟病，

但如果我们以现代的理念，去指责古人压

制人性，也是武断的。祖先在那个年代，需

要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传统之所以形

成，就是因为曾经帮助过祖先的生活。

第一，古代没有报纸、电视和网络，

官员长什么样子，老百姓是不知道的，所

以 需 要 一 些 外 在 的 标 志 来 说 明 身 份 和 级

别，服装就是标志之一。

第二，古代战争频发，当外敌侵入，

穿同样服装的人自然会聚集在一起，团结

对敌，如果混穿，且不说文化认同和民族

凝聚力，恐怕连眼前的敌我都分不清楚。

第三，古人衣着宽大，如男扮女装，

可能看不出性别。历史上的确发生过男扮

女装，以教良家女子针线活为幌子进而性

侵的案件。《旧唐书·李密传》 也记载过

效忠李密的王伯当带领数十人，穿着女性

装束，藏刀裙下，诈称是军士的妻妾，混

入城门后突然下手，占领了县城。

但不可否认，很多服装时尚是从奇装

异服开始的，时尚之初，往往会被诟病为

奇装异服。明代莲花大师所著的 《竹窗随

笔》 当中谈到了时尚一词，与现代的意义

基本相通——“今一衣一帽、一器一物、

一字一语，种种所作所为，凡唱自一人，

群起而随之，谓之时尚”。时尚在形成之

初，往往是一个人的事情，但这个人不小

心做对了，唤醒了普遍存在的渴望，于是

大众纷纷响应，成为潮流。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变了中国军服，

在推行之前遭遇强烈反对，但是后来得到

了多国的响应，引发了大面积的军服改革。

袁绍戴缣巾，因为不符合官服制度而遭人

非议，但没有他的这一举动，也就没有后来

的羽扇纶巾、东坡巾子，中国历史不知道会

因此少了多少精彩的事和精彩的人。

一种奇装异服诞生之初，的确看不清

楚将来会演变成什么，也许能美化生活成

为流行时尚，最终被凝结进传统，也许昙

花一现之后被历史遗忘，甚至还败坏了社

会风气。我们需要对所谓奇装异服有适度

的包容，不然虽然败坏的危险减少了，但

创新的机会也就失去了。

奇装异服的出现，是人心变化的信号，

有成为时尚的可能；而一种时尚之所以存

在，少不了其背后无数人的支持。所以，时

尚是了解人心的钥匙，懂时尚就是懂人心。

（作者系百家讲坛 《中国衣裳》 系列
讲座主讲人）

时尚是了解人心的钥匙

如何看待历朝历代的奇装异服现象

□ 吴 鹏

春观夜樱，夏望繁星，秋赏满月，冬会

初雪，历来是古人四时赏心乐事所在。无论

是对窗观雪，还是踏雪寻梅，亦或是煮雪烹

茶，都给寻常生活平添了无尽风雅趣味。

吟诗弄赋

雪落之时，远山素白，近水素净，文人

雅士面对此情此景，自然少不了吟诗弄赋。

东晋名士羊孚曾作四言诗《雪赞》，“资清以

化，乘气以霏；遇象能鲜，即洁成辉”，大臣

桓胤赞不绝口，手书于扇上。重臣谢安曾于

“寒雪日内集”，召集家族儿女“讲论文艺”。

言谈之间，“俄而雪骤”，谢安手指漫天飞

雪，问道“白雪纷纷何所似”，侄子谢朗脱口

而出，“撒盐空中差可拟”，谢安侄女、才女

谢道韫则言，“未若柳絮因风起”。

谢道韫后来嫁与王羲之二子王凝之为

妻，她小叔即王羲之五子王徽之亦有“雪夜

访戴”之行。王徽之当时居住在山阴（今浙

江绍兴一带），“夜大雪”，听见簌簌雪花飘

落声，梦中苏醒，让家仆打开屋门，“四望皎

然”，见白雪映月，皎洁无边，遂酌酒一杯，

吟起西晋左思《招隐诗》。诗云，“杖策招隐

士，荒涂横古今。岩穴无结构，丘中有鸣琴。

白雪停阴冈，丹葩曜阳林”。王徽之沉吟良

久，杯酒过半，忽觉此夜此雪此酒此诗，需

有人共赏对饮同吟方为畅快，就想起好友

戴逵即戴安道。

戴逵居住在剡县（今浙江绍兴嵊州一

带），距离山阴将近 200 里。如今开车一小

时左右的距离，在古代却是山高水长，更何

况是雪夜赶路。可王徽之不顾道阻且长，当

夜便“乘小船就之”。夜航一宿，方到戴逵门

前。正欲敲门，王徽之却“不前而返”，转头

即归。有人问其何故如此，王徽之回道，“吾

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后人评

价王徽之“任性放达”，是任诞放浪、不拘形

迹的魏晋风度代表，“雪夜访戴”之举，果不

虚此名。

饮酒烹茶

王徽之“雪夜访戴”期遇而未遇，白居

易却是雪还未落时便呼朋唤友。一日傍晚，

天色阴沉，一场暮雪正在酝酿。白居易家里

的绿蚁酒刚刚酿到最佳时，小泥炉的炉火

烧得正旺，嫣红的火苗映照着泡沫浮动的

绿酒。白居易写诗邀好友刘十九前来小饮：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

饮一杯无？”刘十九接诗，想必应会命驾前

往，一起围炉对酒，消度这欲雪的黄昏。

雪夜小酌，定然少不了“自称臣是酒中

仙”的李白。李白曾在秋浦清溪与友人雪夜

对酒，“雪花酒上灭，顿觉夜寒无”，一杯下

去，暖心暖身。在“昨夜吴中雪”的天气，李

白写诗给好友王十二，忆及当年雪夜二人

对饮，豪言“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

古情”。

同是雪夜，杜牧的饮酒却多了几份落

寞。贬任地方刺史的他“初冬夜饮”，借酒消

愁“偶求欢”，天寒岁暮，秉烛独饮，只有“客

袖侵霜与烛盘”，更觉吊影自伤。酒侵愁肠

愁更愁，只得罢酒辍饮，凭栏而立，见“砌下

梨 花 一 堆 雪 ”，不 禁 慨 叹“ 明 年 谁 此 凭 栏

杆”。流转无定、故园情思、仕途不遇、壮志

难酬，都在这杯雪酒中了。

北宋初年的一场雪夜对饮，揭开重建

一统的序幕。当时宋朝初立，太祖赵匡胤与

弟赵光义雪夜访宰相赵普，君臣三人围炉

烤肉饮酒，定下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最终

收拾唐末五代分裂的旧山河。

三五好友对雪小酌，自然少不了清茶

一杯。据南宋吴自牧《梦梁录》，“诗人才子

遇 此 景 则 以 腊 雪 煎 茶 ，吟 诗 咏 曲 ，更 唱 迭

和”。雪液清甘涨井泉，自携茶灶就烹煎，古

人喜将枝头新雪扫下煮沸沏茶。唐朝陆龟

蒙有诗云“闲来松间坐，看煮松上雪”，白居

易曾“冷吟霜毛句，闲尝雪水茶”，司空图冬

日昏昏欲睡时，“中宵茶鼎沸时惊，正是寒

窗竹雪明”。

但据清代震均《茶说·择水》，“雪水味

清，然有土气，以洁瓮储之，经年始可饮”，

所以真正风雅之人都是取花瓣上的积雪融

化后用罐瓮储存，深埋地下以备来年。《红

楼梦》第四十一回中，妙玉就用五年前采集

的梅花上落雪给宝玉烹茶。松上雪花，有清

幽木香；梅上落雪，则是别有暗香。明朝高

濂《扫雪烹茶玩画》云，“茶以雪烹，味更清

冽⋯⋯不受尘垢，幽人啜此，足以破寒”。

煮雪烹茶，喝的不仅是雪的风情，还有

健康。据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腊雪甘

冷无毒，解一切毒，治天行时气瘟疫”，对疫

情疗效颇佳。一盏“雪胜玉泉茶胜芝”的雪

水茶入肺，“一毫无复关心事，不枉人间住

百年”（陆游《雪后煎茶》）。

踏雪寻梅，湖心看雪

围炉对酌品茗多时，身上不免热气腾

腾。有人便会按捺不住，起身推门，踏雪寻

梅，看“梅花破玉、瑞雪飞瑶”。南北朝梁国

简文帝萧纲有《雪里觅梅花》，诗云“绝讶梅

花晚，争来雪里窥”；北宋欧阳修曾见“腊雪

初销梅蕊绽，梅雪相和，喜鹊穿花转”；南宋

张孝祥写梅雪两相依，“雪月最相宜，梅雪

都清绝”“人间奇绝，只有梅花枝上雪”。

倘若梅上无雪，便少了几分兴致，南宋

女词人朱淑真直言“寄语梅花且宁奈，枝头

无 雪 不 堪 看 ”。刘 克 庄 甚 至 批 评 天 公 不 作

美，“无梅诗兴阑珊了，无雪梅花冷淡休。懊

恼天公堪恨处，不教滕六到南州”。只有梅

雪相和相依，才能相映成趣，如卢梅坡言，

“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日暮

诗成天又雪，与梅并作十分春”；清人徐天

全亦有诗云，“梅开催雪雪催梅，梅雪催人

举酒杯”。

欧阳修踏雪寻梅，张岱则是雪夜驾舟

游湖。明末崇祯五年（1632）十二月，张岱寓

居杭州西湖之畔。恰逢大雪连下三日，“湖

中人鸟声俱绝”。晚上“更定”即八点左右，

大雪初歇，云散月出，挂于中天，张岱性之

所至，雇一叶孤舟，着毳衣，拥炉火，“独往

湖心亭看雪”。

舟行湖中，放眼望去，只见“雾凇沆砀，

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宛若宣纸一

张 ；而“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

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彷如

墨痕数道。一幅雪夜西湖的山水卷轴在张

岱面前徐徐展开。

深夜不眠，驾舟观雪，已是痴雪之至，

却未想雪中更有痴情者。张岱刚到湖心亭，

就见亭中已有两人铺好毡席，相对而坐，旁

有一小童“烧酒炉正沸”。亭中二人见张岱

上来，顿有高山流水遇知音之感，大喜言道

“湖中焉得更有此人”，说罢便拉张岱同饮。

三人煮酒观雪，张岱“强饮三大白”。闲话生

平，原来二人是金陵南京人氏，亦是客居于

此。酒后别过，张岱乘船而归，船家喃喃语

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有人大宴宾客，有人负重前行

飞雪之日，文人的阳春白雪固然风雅

之至，街巷邻里的万家灯火也有颇多情趣。

唐人经常以落雪为号，宴请宾客。据王仁裕

《开元天宝遗事》，长安“巨豪”王元宝“每至

冬月大雪之际，令仆夫自本家坊巷口扫雪

为径路，躬亲立于坊巷前，迎揖宾客”，客人

到齐后，“就本家具酒炙宴乐之，为暖寒之

会”。

这一习俗影响至宋代，据南宋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豪贵之家，遇雪即开筵”。

据《梦粱录》，豪贵之家在“天降瑞雪，则开

筵饮宴”之外，还要“堆雪狮，装雪山，以会

亲朋”，宾客“浅斟低唱，倚玉偎香”。宴罢，

“或乘骑出湖边”，看“画亦不如”的“湖山雪

景，瑶林琼树，翠峰似玉”。湖边画舫商家瞅

准商机，“遇大雪亦有富家玩雪船”。如若雪

停，“则邀朋约友，夜游天街，观舞队以预赏

元夕”。游罢天街，自然少不了在夜市上大

快朵颐，夜市上有“姜豉、抹脏、红丝水晶

脍、煎肝脏、蛤蜊、螃蟹、胡桃、泽州饧、奇

豆、鹅梨、石榴、查子、榲桲、糍糕、团子、盐

豉汤之类”，足让人三尺垂涎。

皇家“禁中赏雪”，据南宋周密《武林旧

事》，“多御明远楼，后苑进大小雪狮儿，并

以金铃彩缕为饰，且作雪花、雪灯、雪山之

类，及滴酥为花及诸事件，并以金盆盛进，

以供赏玩”，御膳房还要“造杂煎品味，如春

盘饾饤、羊羔儿酒以赐”。大雪纷飞，天寒地

冻，不免有人缺衣少食，皇帝会于“内藏库

支拨官券数百万，以犒诸军，及令临安府分

给贫民，或皇后殿别自支犒”。在皇家的带

动示范下，“贵家富室，亦各以钱米犒闾里

之贫者”。

大雪纷飞之夜，有人安享岁月静好，有

人在为天下负重前行。大漠“月黑雁飞高”，

边关将士“大雪满弓刀”追击夜遁单于；“雪

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将士冒雪出征“铁

骑绕龙城”。

唐朝安史之乱后藩镇林立，朝廷权威

不 振 。宪 宗 元 和 十 二 年（817）十 月 风 雪 之

夜，名将李愬率军冒雪飞度七十里关山险

路，“和雪翻营一夜行，神旗冻定马无声”，

攻下最为跋扈的淮西藩镇，生擒藩帅吴元

济。大唐由此筑底回升，实现“元和中兴”，

几乎再现盛唐荣光。刘禹锡有诗云，“忽惊

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若无沙场

风雪红旗半卷，哪来苍生赏雪风雅浪漫。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

煮雪烹茶，踏雪寻梅，湖心看雪⋯⋯古人的“玩”雪指南
小雪节气已过，多地已

经降下初雪。除了堆雪人 ，
还有这些玩法要不要试试？

《高逸图》（局部），所绘内容是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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